
李庆明向记者展示用“央
校”学生画作制作的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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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读人

“我只是做了一个梦

而已”

“我只是做了一个梦而已”，
对于在“央校”的9年，李庆明常
这样说。这个梦，就是他的“田园
教育”梦想。

2003年，当李庆明刚刚到达深
圳时，连自己都不相信他的“田园
教育”梦想能变为现实。李庆明自
己也说，在这样的城市搞“田园教
育”，显得“太不搭调”了。

然而，转机总是出现得这么
突然。据李庆明回忆，同年的某
一天，李庆明在《南风窗》上读到
一篇“小文章”。“文章中提到龙
应台曾带着满脑子现代化的想
法去欧洲游历，而欧洲现代化城
市对传统的小心呵护，却击破了
龙应台心目中对于现代化的想
象。文章激发了我，现代化的进
程不能失去传统的根基。”

快要熄灭的梦想之火，再一
次被点燃。在寻找理论支持的时
候，李庆明意识到，在教育上不
应该轻易地提及“现代化”，“田
园教育”与现代都市环境并不矛
盾。“教育面向现代化，并不等于
教育的现代化。”李庆明说。

于是，李庆明开始了在深圳的
探索。他在“央校”创办了四季文化
节、海洋文化节、民俗文化节等活
动，让学生接近自然与传统；他在
校园中建立储书箱，为儿童阅读打
造小书城；他还组织书法、美术和
声乐等各种兴趣小组，让孩子们的
爱好得到张扬。按照李庆明的说
法，他的目标就是把“央校”打造成
一个可以让孩子们自由挥洒天性
的“诗意栖居”之地。

在这个目标之下的种种举措，
受到了外界的诸多好评，甚至有媒
体这样称赞“央校”：“这里是一方
神奇的热土，这里是天真烂漫的孩
子们的童年乐园，这里是豪情万丈
的创业者的精神家园，这里是教育
的都市田园。”

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学生，让
其发展天性，李庆明曾被人称为

“特立独行”，然而“央校”学生在
对自然的亲近、对爱好的张扬等
方面的表现，得到众多深圳家长
的肯定之后，这项举措也就获得
了各方面支持。几年的实验结
果，让李庆明自己也颇感自信，
他说：“我相信，田园教育作为素
质教育的一种新尝试，一定会越
来越显现出它的生命力！”

李庆明的“田园教育”梦想，
并非空穴来风。位于崇明岛上的
海永实验小学，便是这个梦开始
的地方。

1999年，在给儿童教育家李吉
林做了多年助手，并在海门县城
的一所小学初步实践后，李庆明
带领南通师范专科学校的一批优
秀应届毕业生，前往崇明岛上的
海永乡，创办了海永实验小学。

这是李庆明对李吉林“情境
教育”的“乡村化”实验，在他看来，
乡村才是中国教育最为本源的地
方，“那里充满了田野智慧”。

“人烟稀少、经济贫困、交通不
便”，李庆明这样形容当时自己和
他的团队面临的境况。但是，同样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庆明经过
四年的教学实践，发展了属于他
的“乡村田园教育”理论。

他这样描述“乡村田园教育”：
释放自然天性，体验人间温情，回
归真实生活，激活生存智慧和缔造
精神家园。从此，李庆明感觉自己
对教育的理解，“一下子变得澄明
通透”。“科学的、心理学的、教育学
的种种，我先把它们搁置起来，去
寻找拨开迷雾后留下的本源，这才
是教育。”

“我只不过是鞠了一

个躬而已”

“鞠躬校长”，可以说是近年来
大众用在李庆明身上最多的称谓。

因为在“央校”的9年时间
里，只要李庆明不去外地出差，
都会在每天的7点左右出现在校
门口迎接学生。李庆明对本报记
者解释说，“我希望通过彼此鞠

躬，让孩子们学会尊重他人。”
在李庆明眼中，讲求平等存在

诸多不易，经济上的平等、社会地
位上的平等，以及其他种种平等的
诉求，都不如鞠一个躬来得实用和
简单。让李庆明没想到的是，就是
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动作，让他站
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作秀！”有人这样指责李庆
明。李庆明却说，以素质教育为核
心的基础教育改革，虽然已开展
了30余年，但他发现其中仍缺少点
什么。“如果学生连‘不随地吐痰’
都做不到的话，那还谈什么素质
教育？我想，素质教育的核心应该
是公民教育。缺少了公民教育的
素质教育，必定是‘瘸腿’的教育、
不完整的教育、畸形的教育。”

2004年，李庆明亲自起草了
《为了共生的理想——— 促进儿童思
想道德文化建设宣言》，并提出了
以公德伦理为核心的公民教育主
张。这被他简称为“五公教育”。围
绕“五公教育”，“央校”又展开了多
项活动，包括“天天祝福”、“每月一
辩”、“学期峰会”、“年度竞选”和

“公民社区建设”等。其中，学生的
“年度竞选”，成为广受大众热议的
焦点。

从2004年起，每年10月15日—
11月15日，都是学校雷打不动的
“竞选月”。小到每个班级的班长，
大到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团支
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都由学生
自己选举产生，每人一票。

李庆明和其他教师一起，为
“竞选月”确定了严格的程序和制
度。一届学生会主席的选举，先要
通过班级海选和年级海选，从高、
中、低年级各选出两名候选人；然
后，在全校的竞选大会上，6名候选
人要经历演讲、才艺展示、公开辩
论、回答选民提问等各个环节；最
后，经过全校1800多名学生的几轮
投票，选出获胜者。选举章程规定，
任期一年后，主席自动离职。

被外界看来“不免理想化”的
举动，激活了学生参与学校事务
的动力。在李庆明的指导之下，一
群小学生、中学生把自己的学习、
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2011年，由
他主编的五卷本140万字的《公民
读本》正式出版，并获当年《中国教
育报》“最佳图书奖”。

对于备受争议的公民教育实
验，李庆明并不想过多地提及，“我
只不过是鞠了一个躬而已。”

“我只不过是试了一

道加减法而已”

李庆明更愿意聊一聊他在

“央校”所尝试的一道加减法。
“我要把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还给
儿童。”李庆明说。

在任期间，他把教师讲授课程
的时间缩短了：原则上，小学课堂
上教师讲授的时间不得长于10分
钟，中学课堂上教师讲授的时间不
得长于15分钟，“我要把更多的学
习时间留给孩子们自己。”

另外，他还大刀阔斧地减掉
课程冗余时数，减少作业量，减
少考试次数。如此减负措施，让
有些家长、教师不理解，这样减
下去，孩子们到底能学到多少知
识？是不是过于激进了？然而，事

实却是，孩子们的课业轻松了，
但教师们任务加重了。

刚到深圳任职的时候，许多
老师不了解他的风格。在海永乡
的时候，李庆明就多次因为和教
师一起备课而通宵达旦。减负措
施展开后，“央校”的教师渐渐明
白了这位新校长对于课堂教学
的认识。

李庆明告诉本报记者，有一次
他指导一位语文教师讲授一篇课
文——— 鲁迅的《风筝》，在备课的时
候，李庆明要求这位教师：把全本
的《野草》读完，然后再看鲁迅年
谱，了解《风筝》一文写就之时鲁迅
的境遇……经过诸如此类的准备
工作，再进行一遍遍的限时演练，
语文教师才完成备课。

这便是他减负理念的另一
面，教师10分钟的课堂讲授时
间，需要花费一天甚至几天的时
间去准备和演练，这被李庆明称
为“磨课”。反复打磨，直至淋漓
尽致，这就是“减”的另一面———

“增”。
除了要“增强课程功能，优

化课程、学科和教学结构”以外，
李庆明还提出了“增强理念认
同”、“增强发展后劲”、“增强学
习动力”和“增强教育合力”等

“五增”理论。
这就是李庆明眼中的加减

法，但实际上，他所尝试的加减
法不仅仅是这些。减去的，还有
学校的行政化色彩；增加的，还
有学校教育功能的地位。

没有按照传统学校的行政
化建制，李庆明把“央校”的管理
职能划分至学校的四个中心：教
学实验中心、少儿文化中心、公
民养成中心和教师文化中心。

“我就是想营造更加宽松的行政
氛围，使学校的教育功能得到进
一步凸显。”

然而，9年下来，李庆明仍有
遗憾。“我没能实现工会主席直
选，也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校
长负责制。”

“他不是堂吉诃德，

而是风车”

7月26日晚，离开深圳并在
昆明等地讲学后，李庆明回到江
苏南通。他终于有时间与自己的
学生、老友、家人聚在一块儿，谈
论在南通的岁月，谈论对教育的
理解，谈论对离职的看法。

李庆明喜欢喝红牛，喜欢吃
南通本地的海鲜，于是，他回到
南通的第二天，一直“像一个父
亲”照顾着李庆明生活的弟弟，

就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海鲜大餐。
李庆明在南通的同事、学

生，在与他见面之前，都会多准
备几瓶红牛。他们了解李庆明，
就像了解自己的亲人，在私下里
与记者谈及李庆明时，也会说他
是“理想化”的、“书生气”的，但
他们的言语之中，又颇为支持。

“如果有条件，我真想把自己的
孩子送到‘央校’去。”他的一位
学生说道。

李庆明承认，纵观自己的诸多
称谓，“书生”一词较为贴切。

他曾长期沉浸于书斋，试图
从书本中找寻教育的真谛。作为
一个校长，与其说他是个管理
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将哲学理论
应用于教育实践的思考者和践
行者。因为当记者与他坐在被各
种书籍所环绕的桌前，谈论他的
校长生涯时，他更多的时间是在
谈论哲学。

“读书，对我的教育实践有
很大的影响”，李庆明说，他是在
用现象学哲学的理论，对“教育”
进行解构，然后才找到了他所认
为的“教育的真谛”。

通往“田园教育”之路可谓
漫长。中学时，李庆明在卧室中
发现了父亲的朋友寄存的书籍，
从此就与读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即使当
时不能理解书本上的哲学概念。

“背书、抄书，成为我那时的习
惯，并一直延续至大学。”李庆明
告诉记者。

大学时代疯狂的买书过程
中，他接触到美学，并在李泽厚
著作的引导下，继续研究心理
学、艺术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1981年到南通高等师范学校任
职后，李庆明又在学生的刺激下
接触了现象学哲学，并结合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彻底打开
了通往“田园教育”的道路。

作为一个“书生”，他忠实地实
践着长时间思考与实践所得的理
论，而不为教育的现实所屈服，正
因如此，他才能把他停留过的海
永实验小学、“央校”打造成在教育
界受关注较多的案例。

“别人都说我是拿着剑冲向
风车的堂吉诃德。”李庆明笑着
说。而李庆明的学生则反驳他，

“其实你不是堂吉诃德，你是那
风车。”

两人相顾，抚掌大笑。
离开了“央校”，李庆明变得

有些迷惘，他一下不知道未来的
路该如何走下去。

“是要回归书斋，还是应该继
续前行，最近我一直在思考。”

“明星校长”
李庆明鞠躬谢幕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德峰

“我将与你同航，在
那越洋渡海的船上，在那
不再存在的海洋。”7月6
日，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
所南山附属学校(下简称

“央校”)2011-2012学年度
结束会议上，担任了9年
校长的李庆明，在演讲中
引用了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其实是几
句歌词。十几年前，这几
句歌词曾由莎拉·布莱
曼与安德烈·波伽利共
同唱响，伴随德国著名
拳王亨利马斯克，结束
了具有传奇色彩的运动
生涯。这首歌的名字，叫
做《告别的时刻》。

“《教育启示录》去
华侨城访谈南山央校李
庆明校长，他刚知晓是
任上最后一天，悲溢校
园，有老师抹泪。”7月5
日晚间，纪录片《教育启
示录》制作人邓康延更
新了这样一条微博。

在9年的“央校”校
长生涯走向尽头，李庆
明做此番演讲时，心中
一定也伴随着这首歌的
旋律。“教育狂人”、“鞠
躬校长”、“能给深圳教
育带来希望的人”……
李庆明在深圳的教育改
革实验，让他被赋予各
种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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